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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主导型
产业科技创新体系：逻辑与进路

尹西明  1， 薛美慧  2， 丁明磊  2， 陈　劲  3

（1.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2.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3.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　要 ：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基石、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核心主体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先导

力量。从企业主导型产业科技创新范式跃迁的形势需求与现实基础出发，分析科技企业由“技术创新”主体向“科

技创新”主体转变过程中，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梳理支持企业牵头建设现

代产业体系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围绕加强企业主导型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提出了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健全用好新型举国体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把握场景驱动范式机遇、支持平台企业发展和激发全体人民创新活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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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引领力

量 [1-2]，而全面提升和强化国家创新能力，是实现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

核心任务 [3-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2023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首位，强调“以颠

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及时将科技创新

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作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

而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牛鼻子”的地位愈发凸显 [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形成国家

竞争优势的核心手段，是制胜国际博弈的重要保障 [5-6]。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业，尤其是

科技领军企业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届的共识 [7-9]。随着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能力的

不断提高，科技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加强企业主导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紧迫性日益增强[10]。

然而，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先锋队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新质主体的科技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还不够强、不够大、不够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

主导性作用发挥不足 [11]。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科技强国建设目标，亟需立足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新

使命，批判性借鉴国际经验，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加快建设企业主导型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提升产

业创新能力，形成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 2024年 3月 20日下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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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时进一步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重视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在此背景下，本文回顾了国家创新体系 [12-13]、创新范式变革 [14-16]、现代产业体系 [14][17-18] 等理论研究，从

企业主导型科技创新范式跃迁的形势需求与现实基础出发，分析科技企业要由“技术创新”主体向“科技

创新”主体转变，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理论逻辑，进而提出要形成以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

并对企业牵头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进行研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企业主导型科技创新、以企业

为主体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战略决策参考。 

一、企业主导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形势与需求
 

（一）科技企业成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题眼”

2020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强国建设步入新的周期，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 2035年要建成

世界科技强国，达到科学强、技术强、产业强，并实现科技创新结果规模化、均衡化、高影响、高收

益，这对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提出更高要求。

通过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为主体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能促进产学研深度协同和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破解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两张皮”的难题 [19-20]，更有助于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等收入技术陷阱” [21]，以企业先导能力 [22] 提升带动形成国家科技先导能力 [11]，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然而，现实情况是，在高校院所主导型科技创新模式下，多元战略科技力量主体间松散耦合、协同

低效、收益分配激励不相容，使得研究成果与产业需求结合不紧密等系列痛点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3][14]，

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往往在突破后就面临技术“冷启动”的掣肘（即用户担心产品品质而不敢使用后发企业

生产的高端、复杂产品），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链条通路梗阻。

用户和市场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前置条件，企业是贯通二者并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

关键 [16]。以企业为主体、以场景为牵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质量科技供给和向新质生产力高效率

转化 [23]，对加速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至关重要。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促共进的产业科

技创新“飞轮”。科技企业对提升中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现代化水平至关重要 [1][24]。科技企业，特别是科

技领军企业，既是产业主体，也是创新主体，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现代化的最大交集。根据国家统计局报

告，2023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33 278亿元，其中企业投入为 23 878.6亿元，占比提升至

77.6%，对研发投入增长的贡献高达 84.0%①。

在科技变革加速时代，科技企业不仅应聚焦技术创新，还应关注创新源头，破解产业基础能力空心

化的问题。企业是需求方向出题者、技术研发答题者、科技成果转化者、市场应用评价者、未来产业场

景建设者，为获取技术转化之后的经济利益，科技领军企业有动力有能力解决高难度和研发周期长的核

心技术问题，能够承担起由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拓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中的创新引领作用。

此外，企业是创新联合体的核心主体 [20][25]，依托数智化技术，分布式、自组织、涌现型科研联合攻关方

式已经萌发，企业接触科技资源渠道日益多元化、创新成本逐渐降低，创造力与影响力指数级倍增。

在这一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数智赋能和开放科学的趋势，发挥企业对市场化机制

的深刻理解和对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新质生产工具熟练运用的优势，以企业为新质创新主导主体，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场景牵引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促并进，形成企业

主导型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抢滩和未来产业培

· 30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24年 7月

 　　① 国家统计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024/02/29.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
1947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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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壮大，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的体系动能。 

二、企业主导型产业科技创新体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一）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的主体地位越发突出

国家创新体系 [12][26-27] 是以科学发现为源头，通过研发新产品实现市场化、产业化的路线体系，各创新

主体、环节、要素在创新环境中相互影响、彼此互动所形成的系统网络，其决定了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

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竞争形势愈发复杂，创新的竞争已经演变为创

新体系的竞争 [28]。国家科技创新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进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创新生态和以企业为主

体的产业创新生态形成了优势互补，即国家创新体系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互动。

科技企业带动产业技术优化升级，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既是“主建力量”也是“主战力量”，即具备

前向一体化攻关能力，也具备较强的市场研发能力与市场竞争能力 [8][24]。宏观经济动力机制的转换，激发

了微观层面的科技企业发展动力转变，企业依靠创新求发展的内生动力，越发成为知识生产载体、创新

执行载体、创新来源载体和创新过程载体，成为新质生产力蓬勃迸发的创新主阵地。以科技企业为主体

“自下而上”地对国家创新战略和重大任务需求实时跟踪、快速感知及敏捷响应，更有利于形成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 [29-30]。 

（二）创新范式变革带来企业创新地位角色的转变

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创新范式革命期，从科技创新范式来看，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

产业在各领域相互渗透，类脑智能、量子通信等未来产业方兴未艾，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

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模式、机制和动力也在发生重大变化[3][14]。传统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
人才支撑—生态优化”的线性创新模式缺少科技成果供需双方高效衔接，成果转化也多从技术研发主体

出发，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的掣肘问题日益凸显 [11]，与当下科学技术一体化、学科交叉融合等大科

学、泛在化的科研范式不相符，亟需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范式、新模式。数字化浪潮正引发创新组织

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发展分享经济、建立平台组织、重塑科研生态提供了技术手段 [31]，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场景的复杂综合性需求的场景驱动创新范式应运而生 [32]。与此同时，场景范式有望助推科技成果

转化机制升级，突破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制约瓶颈 [23]。

企业具有场景应用、新技术组合运用触觉敏锐的优势，更能推动多主体围绕场景从松散耦合转向紧

密耦合。伴随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非线性互动愈发紧密，面向科研范式变革，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数智背

景下知识生产、创新执行、创新来源、创新过程和创新人才的培育载体。从高质量劳动生产资料供给角

度看，企业开发和应用先进制造技术、构建与推广工业互联网、集成与开发工业软件、制定技术标准与

规范，提高了整个生产系统的智能化水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创新成本。从创新实践者供给角度

看，数字化浪潮正引发创新组织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建立平台组织、重塑科研生态提供了技术手段[33]，

企业中个体创新者能够比以往时代更低成本、低门槛、快速地利用创新公地或创新生态成长为“超级个

体”。从协同创新角度看，企业具有场景应用优势，能推动多主体围绕场景从松散耦合转向紧密耦合 [23]，

以科技企业为核心探索场景驱动创新范式，有望进一步加强产业需求导向的核心攻关，突破科技成果转

化的制约瓶颈。综合而言，企业不仅是新质生产力供给者，还能够以新技术和新组织模式探索与生产力

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三）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求企业引领产业创新跃升

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产业创新决定并反映新质生产力质的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动力机制是产业

技术体系，而形成产业技术体系的关键在于以企业为主体健全和完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 [1][34]。国家和地区

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新产品，应用于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是抢占产业制

高点的战略性议题。现代竞争力是以产业为度量单位，最终体现于企业的市场实现能力。

科技企业是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微观创新主体，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和产业链“链长”企业，能够优

化重构中国产业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 [8][35]，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并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产业竞争

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制胜的关键，科技领军企业和产业链“链长”企业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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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深度融通，更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创新涌现，加快形成“基础主导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依次递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形成支

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闭环。 

（四）企业和企业家共同成为新质生产力重要驱动力量

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和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是企业经营决策和创新发展的关键

人物，创新本质上是企业和企业家出于企业和产业发展需要，投资并开发新知识与新技术的活动，是实

现生产要素创新性组合，孵化新技术、促进技术创新和转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微观过程，就是企业家运用新要素、进行新组合、形成新产业的过程。

科技企业家具备同时洞察市场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独特能力。他们能够基于市场导向发现科技创新的

机会，同时也能从科学新发现中看到其商业应用的潜力，这种双向导向能力是推动新技术快速转化为市

场产品的关键。从整合产学研资源角度看，科技企业家在推动产学研合作方面起着桥梁作用，良好的科

学训练和对于前沿技术的把握和理解，有助于企业家判断技术的市场需求，更容易调动企业的资源以和

学术机构实现连接 [36]。从创新链的构建与维护角度看，科技企业家通过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大学的知识

创新两大创新系统进行集成，将研究机构、供应链、生产力和市场需求紧密连接，形成从原始创新到应

用开发的完整路径，并通过不断的组织调整和战略定位，确保创新活动能够持续并对市场产生影响 [37-38]。

从风险承担与创新驱动角度看，企业家在面对创新活动时，能从组织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是选择风险

规避等短视的行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

综上，科技创新理论发展演变的一条关键主线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核心主体角色和主导地位的明确

与强化。面对新征程新形势和新使命新要求，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文提出要打造企业主导型产业科

技创新体系，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作为“有力主体”在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发展

中发挥创新主导作用，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容社会”整合驱动的产业科技创新组织模式，

逐渐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场景驱动、战略科技力量牵引、产学研融合、大中小融通”的产业科技

创新生态，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攻关效能，打造国家科技先导能力，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支持企业牵头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国际经验
 

（一）建设目标：瞄准国家战略需求

在国家层面出台激励企业深度参与和主导的科技战略决策与实施措施，是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的

逻辑起点。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为把控新一轮产业红利的主导权，面向未来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

推动前沿技术商业化和规模化，逐步加强企业为核心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自 2018年起，美国陆续颁布

与未来产业相关提案和法案，2021年设立未来产业研究所 [39-40]，目的是通过举国体制实现产业技术引

领。2022年 6月成立首个非营利性战略性投资基金（美国前沿基金 AFF），瞄准前沿技术需求（如美国

白宫关键技术清单、国土安全部关键基础设施指南及国防部的军事和安全最新导向），支持科技领军企

业（如 Google X 实验室、OpenAI等）部署高风险 / 高回报的先进研究计划。2024年 1月，美国正式宣布

国家引导支持、企业主导、各创新主体深度参与的美国国家人工智能联合创新资源计划（NAIRR）①，以

获取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技术，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研究和创新方面强化全球领先优势。 

（二）创新范式：重视场景驱动创新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益成为现代产业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引擎，推动创新向基础研究和场景牵引双

向协同转型 [41-44]。以 OpenAI等美国科技企业主导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重大突破表明，一是数字技术

对研发效率提升与产业竞争力增强的乘数效应更为显著，而企业能够为前沿技术突破和大规模应用提供

广阔场景与数据闭环；二是场景驱动海量数据+强大算力形成数据飞轮，科技企业中的工程师、企业

家、科学家能更好贴合场景与应用需求研发，极大增强研发效率与产业竞争力。而 OpenAI据此所构建的

科技创新—产业场景的良性循环，助力其实现从后发企业快速追赶超越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军企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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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导部署：强化竞争格局重构

由政府引导和组织产业力量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并抢占竞争先机，一直是发达国家的通用手段，

以掌握几乎所有产业的核心技术，并不断开发产业引领技术、新型技术，最终在国际经贸乃至军事竞争

中抢占有利地位。在构建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优势方面，美国支持 SpaceX、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实施

“市场先制行动”，以重大产业需求为牵引，与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创新主体开展联合攻关

并形成攻防同盟。借此助力企业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养核心用户基础、构建关键应用场景，使其

快速形成垂直创新能力、市场覆盖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40][45]。例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

自 2007年起与谷歌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研究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分析技术。LLNL的科学家们得以使用谷

歌的计算资源进行大规模模拟和数据处理，而谷歌则从 LLNL的科研成果中获得灵感，开发出更高效的

数据分析算法。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自 2010年以来，国家实验室与企业的合作项目数量逐年增加，

仅 2019年，美国国家实验室与私营企业共同开展了超过 1 000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超过 20亿美元。 

（四）创新体系：注重共性技术供给

共性技术是创新基座，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平台、高水平共性技术库等“创新公地” [46]，在前沿技

术、基础研究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企业难以依靠自身科技力量解决又迫切所需的公共知识资源，对

科技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至关重要。美国在发展未来产业过程中，注重产业共性技术的协同创新，为企业

创新提供大量公共产品，鼓励将重大科研平台、产业共性技术向企业开放。例如 NASA向以 SpaceX为代

表的美国私营航空企业开放了“阿波罗”登月和航天飞机研发的大量技术报告和成熟技术，并将 Falcon重

型火箭发射使用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的 LC-39A以低租金供给 SpaceX使用 [24]。此外，美国格外注重企业参

与基础研究的支持，准许大科学装置按照成本价向私营部门开放开展科研活动，促进实验室与企业共同

产出大量科研成果 [47]。 

（五）生态构建：市场机制激励创新

在营造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方面，美国注重通过打造市场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在创新投入方面，主要依靠社会资本的力量而非政府投入开展创新活动，政府投入往往不超过联盟

研发预算的 50%。例如，NASA仅为参与 COTS项目的商业公司提供 40% 左右固定规模的研制资金作为

种子基金，并通过对里程碑节点绩效考核确定进一步资金投入计划，研发项目大部分创新资金来源于社

会资本。在保护创新方面，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均围绕企业

开展，联盟成员可根据贡献大小在成果转化中获取相应市场利益回报，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热情、推

动技术转移和转化，实现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 

（六）活力迸发：培养创新型企业家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在于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培育和造就科技企业家。美国将创业教育置于教

育运作体系的中心，逐步形成培育年轻一代企业家的教育体系。通过将刚性智慧和流动智慧的人才引育

用留生态，催生出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等发现 IT、引领互联网、形成 AI生产力等众多创新企业

家。美国大学创业教育历经近 70年，已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例如康奈尔大学推出了让

学生获得学分的孵化器课程“eLab”项目；密涅瓦设有 4门“基石课程”，分别是“形式分析”“多元模式交

流”“实证分析”和“复杂系统”，涵盖 129种跨学科的基础思维方式；马斯克近年开设的 Texa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Science，着重培养精通将学术成果转化成商业价值的新型企业家与创新创业人才。 

四、以企业主导型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一）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科技创新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关键在于加强科技领军

企业在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发展的核心作用，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攻关

效能，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战略性支撑。

一是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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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型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构建科学系统、高效强大的技术供

给体系。二是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和重大创新场景建设者作用，推进自

主创新、开放创新、集成创新一体布局，牵引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前沿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

组织和原始创新策源地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主力军作

用，联合打造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建设，形成

强大创新合力。三是重视科技领军企业作为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有力主体”，有效整合“有效市场”和“有

容社会”、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激发新质创新

主体活力，畅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创新通路。 

（二）健全用好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国家有组织创新优势

体制机制创新是建设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要进一步健全用好新型举国体

制，发挥国家有组织创新和有组织科研 [3][48] 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凝聚和集成社会创新资

源开展协同攻关，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骨干作用，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

一是建立健全科技领军企业参与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决策议事机制、决策指挥体系、资源调动体

系、攻关组织与管理体系，以企业为主体健全科技项目凝练机制，形成符合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科技力

量新格局。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统筹布局场景创新所需基础

设施建设，鼓励科技领军企业深度参与重大创新场景建设，激励大中小科技企业踊跃揭榜场景项目，形

成科技创新在特定领域加快落地和应用的新格局。三是不断优化国家科技投入总量、结构、配置，充分

运用政策激励、财政引导等手段，高效耦合地方、企业、社会与中央战略耦合互动，带动企业资金、社

会资本等投入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共性技术、科技前沿等，突出新型举国体制高效配置调动社会资

源的优势。 

（三）加强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畅通产业创新循环

支持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创新联合体等多种形式打通企业牵头推进有组织创新、有组织成

果转化的闭环 [3]，贯通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产业化示范，全面提升科技源头供给能力、先发突破能

力、产业支撑能力，形成场景驱动、企业主导的创新循环 [49]。

一是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重点领域，加强企业

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推动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尽快形成标准化和商业化，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二

是试点采取会员制、股份制、协议制等方式，促进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学、科研机构将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共性创新平台、科研数据向企业开放；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在重点领域同高校院所联合创

建一批全新体制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促进共性技术、前沿研究成果向企业转移，破解产业基础能力空

心化问题。三是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智转数改，开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场景和创新平台，吸引高校院

所和社会创新主体围绕多场景需求推进多组织协同，形成科技成果持续创造、高效转化和场景驱动、持

续迭代的良性循环，形成数字技术驱动的融合化发展和现代化突围。 

（四）持续推进企业家培育工程，强化企业家创新引领作用

企业家是催生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人才，也是

“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的核心抓手。应激发

企业家对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进行系统集成、筑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基的驱动作用，形成科学新发现

孵化新技术、市场引导技术创新的牵引力量。

一是将创新型企业家培育纳入各地人才政策体系和人才培育规划，探索国家政策引领、地方政府基

金支持、企业育才留才的人才培育机制，鼓励企业从学术界引入高层次人才，畅通企业和高校、科研院

所的纽带，让科研成果从“象牙塔”走向市场。二是完善创新容错试错机制，提高国有企业与科研院所展

开深度合作，提高科技型企业家在技术导向、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话语权，充分发挥资源效应、信号效应

和研发倾向渠道的优势作用，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开发面向更多应用场景的优质产品，不断提升市场

竞争力。三是引导鼓励央企、国企、大型民企和社会基金，对暂时陷入困境的创新型企业家，及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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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等保护性支持。 

（五）把握场景驱动范式机遇，加速新技术突破与转化

场景驱动创新成为超越传统创新思路的新范式 [23][50]，需要把握创新范式革命机遇，以中国超大规模市

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为牵引，贯通企业在创新链产业链双向联通融合机制，反哺科学问题

提出、牵引原创技术突破、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49][51]，进而带动技术升级，全面提升现代产业体系的

活力与效能。

一是沿着“潜在产业场景需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品开发设计——商品产业转化”的路径，

以企业为主体开展科技经济融合的工程技术迭代熟化与应用场景建设，加快开发供需适配的未来产品与

服务，推动群体性突破的技术创新矩阵转化为多元迸发发展的未来产业集群。二是重点支持民营企业承

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降低民营企业在战略新兴领域行业市场准入壁垒，加大国资央企主导的产业链供

应链场景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力度，简化监管流程，加快审批速度与绿色创新通道，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鼓励企业开展同台竞技和技术产品公平比选，形成具有内在驱动力的多方参与长效场景建设机制。

三是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围绕场景拓展行业应用领域，以行业级、场景级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为主体，组

织实施前瞻性、验证性、试验性场景创新示范工程，推进未来技术在具体行业应用场景应用和有效验

证，加快新技术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六）引导支持平台企业发展，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

平台企业是以数字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向协同发展的关键市场

主体，也是数字时代连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进生产力能级跃迁的新质主体。平台企业一方面

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另一

方面能够以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交互流通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和催生未来产业。

要进一步引导支持平台企业依靠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方面的积累和探索，汇聚市场主体和创新要

素，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支持发挥平台化和制度中介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行动的快速落

地，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等这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要素真正加快融入到产业链

中。平台型企业作为深度参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型实体企业，要进一步支持其成为培育壮大科技

领军企业、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成攻关的有力载体，推动数字经济领域大中小企业深度融通和产学

研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智能化发展步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不竭的市场驱动力。 

（七）激发全体人民创新活力，形成强大的生态合力

加强政策集成创新，完善创新链条，以战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攻坚任务为抓手，推进人才链、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四链融合” [52]，推进创新资源优化组合。

一是建设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库，在战略新兴领域与未来产业领域鼓励企业面向海外引进

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高层次外籍人才，发挥好高校（科研院所）对处于竞业限制期人才引进的旋

转门作用，探索对来华工作海外高层人才给予工作薪金获取前的专项补贴制度，形成一批吸引全球高水

平科研人员的有力举措。二是构建适应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新技术市

场和应用的创新与监管政策制定，围绕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拓宽所涉及核心技术侵权行为的快速

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绿色通道。三是加大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所需资金支持，先行先试以战略新兴

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为主，推动传统商业银行向科技银行转型、降低创投机构在退出端所得税

税率、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资金支持等，推动资金链赋能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互补共促的新格局，加快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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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s enterprises in spearh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urther,  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entered on strengthening the enterprise-led industrial  S&T innovation

system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cluding  nurturing  and  developing  technology-leading  enterprises,

improving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enhancing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led  by  enterprises,  seizing  opportunities  from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paradigm,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stimulating the innovation dynamism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novation system; enterprises;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scenario-driven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刘博联 ]

2024年第 4期 尹西明等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主导型产业科技创新体系：逻辑与进路 · 37 ·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0.120392
https://doi.org/10.1109/TEM.2021.3109983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31008002


一、引言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边际成本基本为零、可复

用、非排他性和广域渗透的新型生产要素〔1〕，已

广泛融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

成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性、战略性资源。〔2〕①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成为释

放数据要素价值、打造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①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钱雅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场景驱动：面向新质生产力的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

［摘 要］当前，数据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型生产要素。

然而，数据要素与应用场景尚未有效融合成为制约其市场化配置的主要瓶颈。通过探讨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理论逻辑、共创生态与过程机制，提出了通过超越传统线性思维，运用场

景思维实现多元主体共建生态、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和价值化效能，从而赋能各行各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结合国家政策背景和实践案例，基于场景驱动创新理论，提出了场景驱动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理论内涵、典型特征和共创生态构建原则。进一步地，以深圳数据交易所

的实践探索为例，提炼了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CDM（Context—Data—Match）新机

制，通过多维场景驱动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模式，加快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场景化

应用和乘数效应释放，为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

理论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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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核心战略议题。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坚持

以数字化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

广阔市场空间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充分释放数

据要素价值，激活数据要素潜能”〔3〕。2022年 12
月，《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围绕如何建立和健全关于数据要素基

础制度体系提出了全面规划指导。〔4〕2023年 10
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揭牌，并提出要研究实施

“数据要素X”行动，从供需两端发力，推动数据

要素与其他要素结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新应用、新治理，为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

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赋能。2024年 1月 31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并指出“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

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

产要素活力”〔5〕，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激

活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指明新方

向、提出新要求。

当下，我国不缺乏数据基础，但有效数据供

给不足，数据难以应用于场景和向新质生产力转

化，其瓶颈是缺乏围绕多元场景中的复杂综合性

需求而开展的产业数据系统性规划与机制创新，

数据要素与场景需求难以融合，海量冷数据难以

转化为多维场景所需的高价值知识及知识支撑的

决策。〔6〕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数据要素高效市

场化流通和场景化应用，实现数据产业化和赋能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价值，成为推动数据要素

市场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核心难题。目前，关于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研究主要从价值内涵〔7〕、
数据权属〔8〕、价值实现过程〔9〕、数据基础设

施〔10〕等不同角度展开，但主要是从数据本身出

发，探讨技术和制度驱动下的要素价值创造过程，

缺乏对场景这一重要和核心要素及其驱动机制的

关注，因此难以突破数据、技术、场景融合的理

论和实践瓶颈。

场景驱动创新范式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范

式，关注多元主体在场景中的复杂综合性问题和

需求，能够将创新链和产业链相结合，提供完整

具体的场景任务清单与综合适配的解决方案，更

适应数字经济多变复杂的情境特征，因而能够为

突破场景与数据难匹配瓶颈，推动多元主体、全

要素协同参与解决场景问题提供重要突破口。现

有关于数字经济和场景驱动相关的研究大多以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背景，从数据

要素、数字技术与场景之间的互通共促的关系展

开。一类研究聚焦于场景对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

的研究。例如，尹西明等提出了“产业数字化动

态能力”的概念，认为企业应当从多元化应用场

景入手，提高数字化场景整合能力，进而推动产

业数字化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双核协同，培育强

势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阐明了场景驱动创新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11〕尹本臻等指

出数字经济时代场景探索存在滞后问题，应当加

大场景创新的探索力度，并通过场景创新促进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12〕另一类研究聚焦数据

要素和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场景挖掘和构建。例如，

钱菱潇等基于具体的绿色创新场景探讨了如何应

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场景内容，实现数字经济与

绿色发展的协同增效。〔13〕邹波等提出了数字经济

场景化创新，强调了数据要素对场景化创新的支

撑作用以及数字技术对场景化创新的驱动作用。〔14〕

在数字产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将数据要素转化为场

景生产力，进而创造和孵化场景；而产业数字化

要将数据要素及数字技术应用于场景，充分释放

数据的要素价值，提高场景效率。数据、技术、

场景的融合是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沿问

题。将前沿的数字技术和“国家—区域—产业”

的重大需求场景紧密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技术

的应用领域，进一步催生更符合人民福祉的需求。

但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单独讨论数据要素，或者从

数字技术的视角出发，探讨场景应用中的数字技

术与数字技术驱动的场景创新，鲜有学者结合场

景驱动创新探讨其如何助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和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

与此同时，海量数据与丰富场景的融合已成

为国家层面共同关注的实践议题。2022年 7月，科

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

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明确以场景创新为抓手，提升人工智能

场景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开放，加

强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要素供给，第一次将场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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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入中央政府文件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

成为场景驱动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里程碑事

件。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健全数据基

础制度，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15〕。
在此背景下，探讨场景驱动的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既具备理论研究的前沿特征，又符合新时

代推动数据要素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更是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要求。因此，本研究针对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据与场景难融合的现实瓶颈

问题，以及现有研究存在的缺口，通过将场景驱

动创新理论引入“收—存—治—易—用—管”的

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探究场景驱动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特征，进一步解析数据

要素的价值共创生态和过程机制，并结合深圳数

据交易所等典型实践探索，提炼多维场景驱动的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模式—CDM机制 （Context
—Data—Match）。本文为释放数据要素红利，推动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助力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二、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理

论逻辑

（一）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理论内涵

场景思维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领域最早且广泛应用于营销，江积海等基

于场景创新的视角分析了用户、产品、运营场景

化的价值创造动机和机理，解构了中国情境下零售

企业商业模式场景创新过程及价值创造路径。〔16〕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

创新提供了新的基础，但仍然存在技术成果转化

慢、迭代难、“卡脖子”等难题。基于此，尹西明

等提出了场景驱动创新理论，认为组织在战略和

使命的牵引下出发瞄准场景中的综合性需求，不

仅需要从需求侧出发，运用特定技术解决现有问

题，也要从现有场景和未来场景中反向拉动供给，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新技术迭代。〔17〕在数字

经济时代，场景作为企业和用户持续交互的载体，

通过对用户情感和行为分析，推动企业的商业逻辑

向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和用户价值与场景匹配转

变，以充分发挥数据与场景的双重价值倍增效应。

基于场景驱动的创新理论，学者们已经从不

同场景维度结合具体的场景需求，探究场景驱动

创新的实践路径。例如，孙艳艳基于冬奥实践，

结合冬奥会的场景需求提出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的建设举措；〔18〕俞鼎等分析人工智能与场景

驱动创新的互动关系，指出责任鸿沟是人工智能

场景创新的核心伦理问题，并明确解决对策。〔19〕

这些研究表明场景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推动要素创

新、释放要素价值的重要作用。然而，现有学者尚

未能够结合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多维场景问题，

探讨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机制。

本文以场景驱动创新为理论基础，针对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相关理论研究缺口以及缺少场

景设计、难以有效激发市场价值活力的实践瓶颈

问题，进一步提出并探讨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的理论机制、典型特征，并论述如何基于

场景驱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共创生态，推进

数据要素市场化和价值化的过程机制。

具体而言，场景驱动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理论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多元主体应充分结合国

家和区域的发展实况和相关场景，在使命的驱动

下因地制宜地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从而发挥海量

数据的规模优势，充分释放数据生产力〔20〕，实现

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多维价值释放。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数据交

易平台、个人等，承担“收—存—治—易—用—

管”等多重功能，需要数据创新人才、数据基础

设施、数据相关制度等多要素协同发展。不同应

用场景下所使用的数据类别层级不同、参与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体不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也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数据交易主体结合具体

的应用场景，瞄准特色场景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过程中的个性需求，识别场景中的痛点问题，

进而明确场景设计的重点任务和建构方案，推动

数据要素在配置过程中多层次、多主体、多功能

以及多要素的融合，最终实现创新应用。

（二）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典型特征

场景驱动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统筹整

合、精准配置、快速转化和跨场景应用的多元特征。

1.统筹整合

场景驱动创新符合使命驱动的创新理论，重

视使命和战略的引领，对场景需求和任务痛点的

识别能力更强。〔21〕在战略指引下，数据要素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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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和分配更具统筹性。以“低碳减排”这一重大

场景应用为例，需以“双碳”目标为使命牵引，

既要解决降碳问题，又要协同保障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通过数字化手段转型发展的同时也要降低

数据基础设施的碳排。基于此重点任务，在“双

碳”目标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应当充分发挥

政府、产业、企业和个人的主体作用，充分收集

来自各级部门、各类格式、不同时空维度类型的

数据，实现全量存储、全面汇聚、高效治理、全

场景应用的数据要素价值化流程。场景驱动创新

强调统筹整合，需要不同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在

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共享数据，协同研发，共

同破解数据融通难的问题。

2.精准配置

在场景驱动下，要素配置的目标任务和需求

分解更为准确。一方面，场景构建、核心问题识

别、具体任务设计由数据要素提供具象化支持；

另一方面，数据要素服务于场景，最终拉动技术

的创新应用。二者协同，数据要素配置更精准。

如新华三集团开展了以交通拥堵为导向的数据治

理，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只需调用和融合出行

数据，而无需融合每一辆车的数据”，诠释了在场

景驱动下数据要素的配置“用哪治哪”“治哪融

哪”的精准性原则。

3.快速转化

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价值释放要

求数据与需求、愿景、使命间实现更紧密的对接，

并实现更顺畅的数实融合和数据的快速应用。在

场景驱动创新范式下，需求是场景生成的原动力。

因而，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前提是准确识别把握场

景的复杂综合性需求问题。如博世底盘控制系统

的南京工厂数字孪生平台在建设之初就面向实现

全链数字化的场景。在此基础上，面向场景需求

实现数据向生产力的低成本和快速转化。平台深

度融合了智能工厂运营中涉及的人、机、料、法、

环各环节，采集工厂内部边缘侧的各类工业数据，

打通各种数字化系统间的数据管道，并借助超宽

带 UWB等技术获取人员和物流设施的实时位置，

提升了工厂运营关键指标，树立了中国工业 4.0的
标杆。

4.跨场景应用

在场景驱动下，数据要素的市场配置不仅以

实现单一应用为目的，更应该全面提升数据效能，

促进数据流通，使得其能被更多场景应用。以京

东方为例，依托显示终端的应用场景，京东方建

立了“1+4+N+生态链”的发展架构，聚集 1个技

术策源地——半导体显示，围绕“物联网、传感、

MLED、智慧医工”4条主场景，实现了数据的跨

场景互通共用，同一类数据可面向智慧城市、智

慧零售、智慧医工、智慧金融、工业互联网等N个

场景问题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精准适配的解决

方案，大大提高了数据和场景融合的效能。

（三）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共创生态

尹西明等学者提出了数据要素价值化生态的

基本框架和建设原则〔22〕，但是相关研究忽视了场

景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难以有

效解决数据与场景融合的难题。因此，本文从场

景驱动的理论视角梳理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

价值逻辑，进一步构建统筹数据发展与安全、融

入场景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创新生态 （见图

1）。从创新再到场景驱动，最终走向生态时，各

方都需参与数据要素生态的共享共创，而并非单

独一方完成所有职能，数据从所有权到运营权再

到使用权，在让渡和交易的过程中包含大量不同

环节，需要多元角色参与构建场景驱动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的共创机制。

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既符合场景驱

动的内涵特征，又包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理

论实践，其核心在于以“公共—产业—企业—用

户”等不同维度场景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

点和痛点为抓手，由数据源出方、数据“收—存

—治—易—用”的各个主体共同构成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的生态底座，由数据监管主体发挥顶层

设计与监管功能，保障数据要素安全交易，顺畅

流通。其中，政府、企业、个人等作为数据源供

给海量数据；数据交易所、企业、数据交易中心

等在“收—存—治”阶段发挥主要作用，共同将

数据激活，转变为知识状态；数据交易所、企业、

各级政府、个人等结合场景需求与痛点参与数据

的交易和使用过程，充分激活数据的场景价值；

政府、标准机构、受托监管机构等在此过程中承

担监管职能，保障数据交易流通。通过多元主体

的生态价值共创，精准打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收—存—治—易—用—管”的各个核心环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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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生态价值共创。

现有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场外点对点交易

为主，数据要素的场外交易比例远大于场内交易

比例，企业参与场内交易动力不强、动机不足、

机制不清。然而场外交易需要数据供给方与需求

方点对点或者多方撮合交易，存在对接难、交易

标准分散、交易匹配性差的难题，需以明确的场

景问题为支撑。因此，需进一步激活场内交易。

在此过程中，强化数据交易所在数据要素价值化

共创生态中的主导地位并发挥其场景—数据匹配

作用，引导多元数据交易主体进一步参与场内交

易并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生态共创机制。

图1 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共创生态架构

（四）多维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

程机制

1.公共场景

面向公共维度的多元场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需要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使命，

面向国家和民生发展的重大场景需求。公共场景

使用教育医疗、水电煤气、交通通信等公共数据，

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主要由公共企业事业单位

运营，如上海市和福建省通过成立数据集团支持

本地公共数据运营。公共数据的配置具有明确的

授权机制，其难点不在于确权，而在于如何瞄准

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公

共场景的流程痛点，打破数据在“政—企—民”

间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分割，以数据赋能公共场景

搭建落地。在公共场景中，主要由政府及公共事

业单位产出数据源，由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中

心、数商企业、城市大脑等相关数据基础设施作

为数据收集、存储、治理的主体，最终交由政府

和公共事业单位交易使用，并在此过程中由政府、

标准机构、受托监管机构全程监管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的过程，实现数据交易合规合法。

以智慧城市为例，智慧城市是全局优化的过

程，重在以城市居民为中心，打通数据壁垒，实

现高密级数据可用不可见，低密级数据对居民开

放可视化。杭州城市大脑以交通领域为突破口，

利用数据改善城市交通，如今已覆盖警务、交通、

文旅、健康等 11大系统和 48个应用场景。通过

“一张网”“一朵云”“一个库”“一个中枢”“一个

大脑”，拉动数据在市、区、部门间流动，在中

枢、系统、平台、场景中互连，在政府与市场中

互通。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全面打通各类数据和场

景，破除信息壁垒、消除数据孤岛，实现经济最

优、治理最优、民生最优的公共场景全局优化。

2.产业场景

面向产业维度场景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需要充分链接融通和激活产业供应链上下游的数

据要素，面向智慧家居、智能制造、智慧零售、

智慧居住等多元产业场景，解决产业的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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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求痛点，在此基础上，把握产业发展的前瞻

性趋势，以数据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产业

的培育、新业态的激活。在产业场景中，数据要

素配置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数据的收集、流通和使

用。首先，产业数据来源广、数据量大且数据权

属不清，这为产业数据的收集带来很大难度。其

次，产业链上下游间在有利益竞争关系时如何开

放和交易数据促进数据的流通也是一大难点。最

后，如何使用数据切实解决产业数据价值化的痛

点和需求是产业维度数据要素价值化的重点。产

业场景由产业链上下游所有企业和用户作为数据

源，主要使用产业的单个企业数据、企业间协作

以及用户产生的数据。由企业、数据交易所、数

据交易中心等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体，

最终解决产业痛点，盘活产业数据资产。

以智慧居住产业为例，贝壳植根于产业场景

本身，针对“假房源”的产业场景痛点，将房地

产领域这种非标长周期的、复杂性的服务解构为

20余个标准化的数据场景环节。企业借助人力、

数字技术和工具系统在不同的环节交由不同的人

员来处理，如交易员、带看员、录VR和AR视频

的人员等，并对他们进行不同的教育，通过实行

类似于贝壳分的信任激励机制，使得房地产中介

的经营过程变成了标准化数据支撑的服务过程。

借助收集的门牌号码、户型、朝向、区位条件等

多维数据，贝壳找房以真实房源数据搭建楼盘字

典，沉淀数据资产，打通多元服务居住场景。与

此同时，不断迭代升级技术与设备，以楼盘字典

live让楼盘数据活起来，实现了VR采房、VR看房

和AI讲房的智慧新居住模式，真正在场景驱动下

激活了房源数据价值，颠覆了产业潜规则，有效

驱动居住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数字化和

数字产业化的高效协同，构建中国居住服务的新

生态。

3.企业场景

数据要素在面向企业维度的多元场景推进市

场化配置的过程中，需瞄准企业运行的各个场景，

如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管理、财务等，重

在激活整合企业内部及与外界交易的数据，场景

驱动的核心在于用数据赋能企业业务增长和组织

运行的重要环节。企业场景主要使用企业数据，

其更加灵活，企业可自行决定、自行管理或授权

第三方企业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由于企业

所处的行业、自身体量，开展的业务存在差异，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和重点、难点也各有

不同。制造企业的数据在要素价值化过程中没有

交易，重在如何使用数据降本增效，体量较大的

企业数据量大且庞杂，数据治理难度大，可能需

要第三方数字技术厂商合作搭建数据中台，提高

数据治理效率。企业场景下主要由企业作为数据

的源出者，企业自身、数字技术服务企业、数据

交易所等机构作为数据市场化配置的生态共创主

体共同优化配置企业的制造数据、采购数据、销

售数据、产线设备互联数据等，解决企业业务运

营的实际痛点，激活企业数据价值。

以“三一重工”为例，在生产环节中，针对

优化生产节拍的场景，“三一重工”利用树根互联

的根云平台汇聚工厂里数千个数据采集点收集的

工业大数据，在场景驱动下为每一道工序、每一

个机型甚至每一把刀具匹配最优秀参数；针对优

化园区水电量的场景需求，通过“三现四表互联”

将场内设备和厂外设备搬到云平台，基于场景数

据对高能耗设备重新排产，降低能耗成本，提升

了“三一重工”智能制造的能力。

4.用户场景

数据要素面向用户维度场景推进市场化配置

的核心是利用数据解决用户痛点，结合用户的个

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如基本信息、访问足迹、

消费数据、浏览记录、个人存储数据和元宇宙交

易数据等，充分解决用户衣食住行的难题。在用

户场景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点和难点在

于数据隐私保护、数据使用门槛和管理效率优化，

主要由用户或其他用户产生数据源，企业、数据

交易所、交易平台等通过推出数据应用、数据产

品等解决用户痛点，有效面向用户完成数据要素

配置。

例如，针对用户需求，盒马依托阿里集团强

大的用户消费行为数据深入洞察新一代高质量懒

宅用户对生鲜产品的需求痛点，运用数据进行更

精准的采购管理、上架管理、库存管理以及精准

的广告投放和推送，实现购物便捷、送货快、商

品丰富度高，通过全渠道的数据采集分析精准地

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提升用户

零售体验。

183



三、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典

型实践与机制

（一）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践探

索——以深圳数据交易所为例

传统的数据交易市场存在数据源企业汇聚一

大批原始数据，但交易过程中的使用方对如何治

理使用数据未形成广泛能力，加上多元数据融通

涉及主体多、协调难，数据供需难匹配，合规成

本高，数据要素场景开发开放不足，大多数据要

素流通交易和市场化配置仍然以场外交易为主，

导致场内合法合规的流通与市场化配置生态培育

不足。因此，亟须培育面向数据应用和价值释放

的场景创新的新型主体。数据交易所作为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性基础设施，在数据流

通交易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桥接和生态建构

者作用，是数字经济时代围绕场景开展数据供给

与需求匹配机制探索的典型新质主体，也已日渐

成为国家和各地探索数据场景匹配 （CDM） 机制

和生态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2015年 4月 14日，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我国第一

个地方政府批复成立的数据交易所，之后各省市

相继成立数据交易所或交易中心。截至 2022年底，

全国范围内由地方政府发起、主导或批复成立的

数据交易所已有39家。

其中，深圳数据交易所（以下简称“深数所）

于 2022年 11月 15日正式揭牌，根据访谈记录，截

至 2023年底，实现累计交易规模 65亿元，累计跨

境交易额 1.1亿元，汇聚数据卖方、数据商、数据

买方等各类参与主体共计 1706家，涉及交易场景

228个，覆盖 30个省份 128个城市，入选深圳发展

改革十大亮点，成为全国数据交易所中交易规模最

大、数据市场化生态参与主体最多、开发应用场景

数量最多的数据交易所，成为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机制创新和实践的引领性典型案例。

深数所是在 2021年设立的深圳数据交易有限

公司基础上成立，成为加快落实中央《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 （2020—2025年）》文件精神、深化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任务，打造全球数字先锋城市

的重要实践。深数所以建设国家级数据交易所为

目标，按照场景驱动创新设计顶层逻辑，开展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探索，推动场景与数据深

度融合，加速数字产业化、赋能产业数字化。自

成立后，深数所在全国范围内首创供需匹配图谱，

以场景高效匹配数据，聚集数据要素生态主体，

构建了数据要素跨域、跨境流通的全国性交易平

台，进一步以数据要素生态服务融通场景与数据，

图2 深数所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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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提升了应用场景创新能力与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效率，取得了阶段性的卓越成效。本文基于对

深数所的参与式跟踪访谈和研究，提炼出了深数所

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创新模式 （见图

2）。

具体而言，在生态主体汇聚上，深数所广泛

对接政府、数商、其他数交所等多元数据要素生

态主体，主要通过提供数据交易服务对接数据供

需双方，提升数据收集、存储、治理、交易、使

用、监管的全流程配置效率。围绕金融科技、数

字营销、公共服务等 61类重要应用场景，深数所

聚集数据交易主体，汇集数据大类，产出数据产

品，打造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的聚集高地。应用

场景广泛覆盖的核心在于围绕场景重点，连接更

多跨地区、跨行业、跨平台的数据商和其他数字

化领域专业机构，打造高质量数据要素生态圈。

深数所的合作数商具有高度整合场景的数据库和

数据产品，为数据资源与数据产品聚集、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提供有力基础。如“坤舆数聚”作

为深数所首批数据商的重要成员，已是国内首家

时空大数据数商，公司整合了国内外的一大批优

质时空数据，如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气象预

报数据、物联网传感数据等，并与国内外权威机

构和部分企业合作，在能源、农业、交通、旅游

等场景下开发了一批批解决行业痛点的数据产品。

深数所联合这些已具备数据要素化资产化能力的

数商，鼓励更多数据源方共同构建更丰富的高质

量数据源，在场景驱动下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

效率为不同场景汇聚更完备的数据要素和数据产

品，以多元生态主体合作共创推动数据要素生态

建设与价值激活。

在生态服务与生态能力上，深数所通过部署

数据开发者培养计划配套开发者成长计划、国际

数据空间创新实验室、开放群岛开源社群、数据

合规服务工作站、数据流转及交易合规共识计划、

合规部等生态计划从场景创新与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两方面布局数交所生态能力，推动高质量数

据精准赋能高价值场景，解决公共、产业、企业、

用户等多维场景痛点。

一方面，深数所通过数据开发者培养计划配

套开发者成长计划、国际数据空间创新实验室、

数据合规服务工作站联动场景与数据，提升场景

培育、解构能力与场景—数据匹配能力，形成了

“场景构建—技术支撑—场景解构—场景方案—交

易匹配”的场景驱动问题解决的路径，其核心在

于通过汇聚场景创新人才与不同产业主体，共同

挖掘场景需求，从而培育、构建数据应用场景，

促进数据与场景融合，推动数据要素向多维场景

转化新质生产力。“开发者培育计划”通过模拟数

据交易市场，为广大的开发者、高校、学生、企

业开发者提供基于数据安全可信的环境，构建基

于开发者自身认知的行业应用孵化场景，并从中

探索优质的数据产品，助力数据交易所培育数据

开发稀缺人才，丰富数据场景应用，解构数据要

素业务需求。国际数据空间创新实验室致力于成

为国内首个数据空间技术体系孵化基地，通过孵

化并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安全、可信、可控、

可追溯的数据流通技术体系，推动数据、技术、

场景融合应用。企业数据合规服务工作站主要提

供数据合规和数据交易服务，筛选优质数据产品

上架深数所，并匹配行业需求方的业务诉求，当

数据需求方购买数据时，由工作站明确数据应用

场景，进而通过深数所为该企业寻找合适的数据

商并为其提供匹配的数据，协助企业基于业务场

景有序、高效地开发利用数据资源。

另一方面，深数所通过开放群岛开源社群、

数据流转及交易合规共识计划、设立合规部等生

态计划，既可以提高数据交易撮合功能，也使深

数所利用自身资源完成数据要素“收—存—治—

易—用—管”的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其核心在

于围绕数据要素流通技术、流通平台、合规体系

等畅通数据要素价值化全流程。开放群岛与开源

社群围绕技术开源协同、行业标准制定、数据要

素场景落地等具体场景目标开展隐私计算、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探索，为打通

数据、平台、机构间的孤岛，实现数据跨地区、

跨地域、跨平台的交易流通提供数字技术保障。

在数据监管方面，深数所除了与政府、律所及其

他合规机构合作，对内设立合规部，建立完善数

据交易规则制度和管理规范，对外发起“数据流

转及交易合规共识计划”，成立了由 13位数据流转

及法律合规领域具有卓越影响力的专家组成的专

家委员会，为数据交易的合规性提供政策依据、

法律保障以及操作指南，助力深数所防控数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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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风险，并参与制定数据标准。基于场景驱动数

据匹配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最终实现场景绩效

的逻辑闭环，深数所开拓了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的高能激活路径，为突破场景与数据难

以有效融合的瓶颈问题提供实践启示。

（二）多维场景驱动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新

机制

基于深数所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本

文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供需匹配机制难的问

题提出了“公共—产业—企业—用户”多维场景

驱动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场景—数据匹配

（Context—Data—Match，CDM） 机制。CDM机制

的核心逻辑在于激活场内交易，整合数据交易和

交互。其中，数据交易所不仅提供交易撮合服务，

更需发挥场景嵌入的核心职能。在场景驱动顶层

逻辑下由职业经理人和数据经纪人寻找实际场景，

并将场景内的需求解构为需求清单，再联合数字

技术服务、数据产品供给等多类数商角色共同把

经授权的数据转化为场景化数据产品，以一个专

业平台连接海量数据，联动数据要素生态，实行

一个平台、一个标准，完成场景—数据最优匹配

（见图3）。

在CDM机制下，数据交易所基于公共、产业、

企业、个人等多维场景汇聚分散无序的多元数据，

通过与政府、数商、数据供需双方、合规机构、

其他数据交易平台等生态主体合作，共同构建以

数据交易所为中心、政府与多元数商共同赋能参

与、合规机构保障、数据供需主体精准对接与场

景价值满足的全要素价值共创生态。在此生态中，

政府除提出公共维度场景问题外主要提供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的政策指引与监管规制，负责供给

数据和数据产品的数据商只需结合自身专业技术

和业务场景打造并提供优质且匹配场景的数据产

品与数据服务，保障有效数据的供给质量与数量，

律所等机构主要开展数据合规业务，发挥监管功

能，为统筹数据安全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数据

交易所作为生态中心，围绕多维场景与多元数据

匹配提供数据要素生态服务，构建场景驱动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系能力。一方面，通过培育

场景开发者、场景解构者并提供场景解决方案为

丰富数据应用场景、高效匹配数据场景、嵌入场

景撮合交易提供有力抓手。另一方面，持续提供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全流程支持，通过链接数据

收集、存储、治理主体聚集数据要素与优质数据

产品，牵头研发数据交易技术提供技术保障，打

通数据“收—存—治”三大环节；通过汇聚各类

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主体建设数据交易平台网络，

融通数据交易枢纽；通过导出数据产品并与应用

主体建立长远的合作关系打通数据应用市场；通

过与合规机构合作并参与制定数据标准，发挥数

据监管职能，构建面向场景的合规体系。最终通

过多维数据价值释放，充分赋能公共、产业、企

业、用户场景。基于CDM机制，数据价值在多次

复用、多元融合与高效匹配中充分激活，并进一

步生成新数据，构建新场景，“飞轮”效应形成，

催生更加繁荣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生态。

面向公共、产业、企业、用户等多重维度的

多元场景，数据交易所需进一步探索具体业务场

景的场景—数据匹配机制。面向公共场景，由政

府和公共事业单位向数商企业统一授权公共数据，

如贵州省将公共数据统一授权给云上贵州，北京

市统一授权给北京金控。由政企合作面向公共场景

问题开发数据产品，经过筛选后公开上架数据交易

所，由数据交易所为该数据产品快速匹配多元场

景，结合业务找到该数据产品需求企业并最终促

成交易，实现数据—场景的多元匹配，打造公共

数据在场景下的合规交易模式，解决公共难题。

面向产业场景，由企业与上下游合作机构深

耕产业数据，开发基于场景的数据产品。在此基

础上，企业与交易所合作，共同拓宽产业数据产

品的应用场景，并将其投入场景试点探索产业数

据产品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合规交易模式，由企

业、数据交易所合作共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据产业集群。

面向企业场景，针对企业业务痛点开发利用

数据，通过场景—数据匹配使得企业积累的海量

数据得到合规有效的开发，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企业既可以基于制造、生产等场景购买数据交易

所的数据产品，由场景驱动数据高效配置，降低

企业生产成本；又可以面向业务维度接入数据交

易所，依托数据交易所为企业用户匹配更多数据，

提高企业业务收益。

面向用户场景，针对个人用户在数据分析开

发的高门槛痛点，借助个人信息受托机制，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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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易所联合数商开发面向用户的公共数据产品，

让数据最大限度地普惠群众。用户只需通过数据

交易所便能以较低的门槛购买所需的数据产品和

服务，促进数据价值在用户层面释放，推动用户

积极参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培育繁荣的数

据要素市场主体。

图3 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场景—数据匹配（CDM）机制

四、结论与展望

推动场景驱动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顺应

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议题。本文梳理了场景驱动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特征和共创生态构成，

梳理了多维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

机制，以数交所为典型案例，提炼了场景驱动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CDM机制，打开了场景驱动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黑箱。CDM机制要求

数据交易所从场景解决方案的角度出发，汇聚链

接多元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在交易职能中进一步

嵌入场景，将场景—数据匹配作为数据交易服务

的突破点，打通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

—管”各流程环节，实现数据价值释放与具体场

景赋能，解决数据与场景难融合的问题，推动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终赋能新质生产

力持续涌现。

本文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面

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场景驱动的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新范式，突破了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的线性逻辑，从场景驱动的视角建构

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理论模式；其二，构建

场景驱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共创生态，对标

并超越了现有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生态研究；

其三，面向多元场景提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的机制，并以深数所为例提出了CDM机制，为进

一步推动数据、技术和场景需求深度融合和数字

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进一步以 CDM机制指导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的过程中，需强化场景驱动的顶层逻辑和主导

地位，数据交易所不仅要注重提高数据产品的供

给质量，还需要发挥场景建设出题人、答题人的

角色，强化场景问题识别分析与解决的能力，开

放公共、产业、企业、用户等多维场景的数据要

素，面向不同场景提供高效的数据解决方案，与

政府、企业、律所、个人等多元主体协作营建良

好生态，进一步激励、激发超大规模数据市场，

丰富应用场景、海量数据的深度融通和赋能成效。

与此同时，进一步推进数据要素交易、交互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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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模式探索，重点培育场景创新人才，加快生态

培育，在真正意义上把数据产业化、赋能产业数

字化，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

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红利。下一步还需要超越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一话题，进一步研究和探

索数据要素如何加快向新质生产力转化〔23〕，真正

释放数据要素在千行百业万企高质量发展中的放

大、叠加和倍增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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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

记也多次强调,科技创新要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优化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汇
聚形成创新发展强大合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科

技创新一般侧重于特定技术领域或学科领域,遵循从

基础研究发现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品开发、工程试

制、中试熟化与市场化应用的传统路径。其本质在于

技术驱动,属于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落地的链式创

新模式,面临研发周期冗长、技术迭代滞缓等问题。并

且缺乏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和组织韧性发展需求的精细化任务设计,极易造成科

技创新与转化应用脱节,不仅难以跨越从技术研发到

成果转移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且容易陷入技术轨道

锁定和“创新者悖论”,迟滞从创新追赶向创新引领的

转型步伐[1,2]。
尤其是伴随着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

产业革命向纵深演进,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重要

创新驱动力,大量新场景、新物种、新赛道涌现,科技创

新速度显著加快,市场需求瞬息万变,需求侧与供给侧

融合愈发紧密。如何瞄准数字化场景和具象化、复杂

性需求痛点,重构技术创新体系和商业模式,以此引导

与创造供给,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在场景实践中实现技

术、产品和服务迭代,创造并满足用户新需求和新体

验,成为创新管理和数字化转型的热点与难点[3–7]。

2022年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

要坚持创新引领、融合发展以及应用牵引、数据赋能,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突出科技自立自强

的战略支撑作用,促进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和产业发

展各领域广泛深入渗透,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

业模式融合创新,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政府和科技领军企业如何联合开放

与建设多元应用场景,加强场景任务设计与技术体系

建构,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

题,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促
进创新生态和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数字驱

动型创新发展和世界一流企业培育,成为数字经济时

代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新议题。



场景驱动的创新既是将现有技术应用于特定场

景,进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也是基于未来趋势与愿

景需求,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渠

道、新 商 业 模 式,乃 至 开 辟 新 市 场 和 新 领 域 的 过

程[5,7–9]。目前,围绕场景驱动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整体滞后于科技强国建设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要求、管理需求和实践探索,学术界对场景驱动的创

新内涵、作用机制、实现路径、治理模式等基本问题仍

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面向科

技强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等新时代经济建设、工程科技、社会民生和军民

融合领域的重大战略性目标,仅采用瞄准单一技术领

域或需求的科技创新模式,难以满足国家、区域、产业

和组织创新发展的复杂综合性战略需求。需要更加重

视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充分发挥技术

与场景双轮驱动优势,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新发

展机遇和可行路径。

1 理论与文献回顾

1.1 技术创新范式研究回顾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

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即在商业利润驱动下,将一种关于

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全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原料渠道、开辟新市场或革新

组织管理模式。技术创新相关理论自此不断演进,形
成包括技术推动范式、需求拉动范式、技术需求耦合驱

动范式、整合范式、数字生态范式在内的创新范式体

系[10,11]。
技术推动范式将创新界定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

发,再 到 产 业 化 市 场 化 的、以 技 术 为 导 向 的 线 性 过

程[12],如突破性创新聚焦于纯技术问题以打造独特先

进的产品(邵云飞等,2017)。该技术范式强调基础科

学,即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理论突破、重大技术方法发

明,对国家和产业构建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作

用[13]。同时,关注技术环境(丘海雄和谢昕琰,2016)、
知识管理(Popadiuk和Choo,2006)等影响企业技术研

发与转化的因素。以历次工业革命为例,经典力学、电
磁理论和电动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研

究取得突破,催生出蒸汽机、发电机、计算机等重大技

术变革,进而重塑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模式和生活方

式。
需求拉动范式由Schmookler教授于1966年率先

提出,认为创新活动的方向与速度取决于市场潜力和

市场增长。此范式认为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获利为

目的,市场需求促使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以为产品和工

艺创新提供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14]。用户创新,即用

户作为核心主体参与创新,从使用者角度提供瞄准自

身价值需求的创意(Hippel,1986);渐进性创新,是指通

过持续不断的局部或改良性创新活动,提升产品性能

和服务质量,从而满足现有客户群体需求(Anderson和

Tushman,1990;Dunlap等,2010);体验经济与服务创

新通过融合产品与服务、提升顾客全面参与和感受的

双向度(刘凤军等,2002;Klein等,2020);社会创新则是

以创新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与赋能社会生产生活(Ni-
cholls和 Murdock,2012)。上述创新理论均属于需求

拉动范式。
技术需求耦合驱动范式将创新视为市场环境与企

业能力,尤其是技术能力匹配整合的连续反馈式链环

过程,强调技术、市场及其相互作用的重要性[15]。如云

计算就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发展与个性化信息服务

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突破性创新以服务领先客户群

体或开辟新市场为目标,依托新理念和新技术,革新产

品架构、服务体系与商业模式,进而重塑产业链和价值

链(Zhou和Li,2012;Kaplan和Vakili,2014);颠覆性创

新强调从低端市场或市场入手,开辟技术发展和产品

演进新路径,开拓新兴市场,最终实现对传统行业格局

的颠覆与重塑(Christensen,1997;李欣等,2015);设计

驱动创新关注设计语言而非产品技术属性对产品价值

输出的增值作用,通过引导购买意愿最终满足客户需

求(Verganti,2010)。以上均归属于耦合范式。
整合范式以陈劲、尹西明和梅亮[16]提出的整合式

创新理论为代表,强调战略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开放式

创新和协同创新。全面创新是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

程中的重新组合,包括全要素调配、全员发力、全时空

开展3个层面,体现出系统思维与生态观(许庆瑞等,

2004)。开放式创新打破了传统封闭式创新模式的外

围约束,关注企业内外部知识交互,强调开放组织边

界,引入外部创新力量(Chesbrough,2003)。协同创新

则指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机构、
市场用户等在内的广泛创新主体,以攻坚重大科技项

目、实现知识增值为目标,构建大跨度整合式创新组织

(陈劲,2012)。整合范式更关注新兴技术环境下的战

略引领、产业协同和要素融通,是技术、市场与政策不

确定性催生出的创新范式巨变[10]。由此衍生出研究联

合体(马宗国,2013)、有组织科研(万劲波等,2021)、高
能级创新联合体(尹西明等,2022)、战略联盟(曾靖珂

和李垣,2018)、开放创新平台(汪涛等,2021)、创新生

态系统(武学超,2016)等创新模式。
数字生态范式则是顺应技术加速迭代、产品日新

月异、竞争空前激烈等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发

展趋势,在整合范式基础上关注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
高度重视创新联合体、创新生态支撑的技术积累与环

·2· 科技进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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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应变力。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产业数字化动态能

力(尹西明和陈劲,2022)、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张超等,

2021)等科技创新模式。

1.2 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与范式转向

结合对现有技术创新范式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看

出,经济与技术的互动在技术创新范式演进过程中起

决定性作用。从离散线性范式转向整合性、生态性范

式的底层逻辑在于: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创新主

体更广泛,由企业家、科学家、研发人员拓展至员工、用
户、社会大众乃至类人智能体;创新动机更多元,由技

术驱动转向技术与市场双轮驱动;创新活动更复杂,由
企业“闭门造车”的个体行为转变为企业牵头、多主体

群智共创的群体性集成性行为;创新手段更丰富,新兴

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推动资源要素集聚共享,促进

跨时域、跨地域、跨领域创新;创新要求更综合,由产品

开发与服务升级转向商业模式重塑、核心能力重构与

产业范式跃迁。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与逆全球化叠加的数字经济时

代,科技创新环境呈现出复杂多变、模糊不定和极端情

况频出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技术变革迅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不确定、
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剧增;另一方面,国内关键领域面

临技术封锁,新兴产业角逐激烈,超大规模市场、海量

数据以及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尚未充分释放。
在上述发展趋势下,传统技术创新范式的局部性、

短期逐利性和数据要素价值难释放等局限性日益凸

显。首先,现有范式多立足局部思维,过于强调技术驱

动,容易陷入技术轨道固化、创新路线保守和创新模式

僵化等困境,导致科技经济“两张皮”、创新者窘境、创
新跃迁困难、错失第二曲线创新机会等问题[17,18]。克

里斯坦森(1997)指出,为维持现有竞争优势,在位企业

更倾向于将技术专长发挥到极致,因此更容易忽视微

小需求和新兴趋势,错失技术轨道迁移的最佳时机。
这就要求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层面开展创新活动,保持

动态变革的能力[9,19]。其次,现有范式过度强调市场需

求,不仅容易被短期商业逐利裹挟,为追求经济效益而

忽视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20],而且局限于实用主义

导向的利用性创新,忽略探索性发现,难以实现远景构

想[3,17],更容易忽视使命和愿景在推动创意“落地”、获
得创新突破、转化创新价值中的洞察与牵引作用。如

朱志华[8]提出,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层出不穷,部分科技领域进入“无人区”,亟需在原始创

新突破的基础上探索能够洞见未来、“弯道超车”、引领

前沿的创新范式。最后,现有范式多关注知识、资源、
人员等传统创新要素的横向整合,缺乏对数据这一新

型基础性生产要素和创新引擎对创新链、产业链、供应

链融通整合发挥巨大杠杆价值的关注与研究[21]。
因此,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和新发展阶段对传统创

新范式提出的新挑战与新需求,亟需突破技术创新的

线性及链式思维[18],在整合范式与数字生态范式的基

础上,更加重视场景驱动下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的全新范式。

2 场景驱动的创新:内涵与外延

2.1 场景驱动型创新范式内涵

场景驱动的创新(Context-Driven
 

Innovation)是数

字经济时代涌现出的全新创新范式。该范式超越传统

创新理论与范式的局限,蕴含整体观和系统观,顺应了

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强国建设场景和未来场景对创新的

新挑战与新需求。场景驱动创新以场景为载体,以使

命或战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有机协同

整合与多元化应用。既是将现有技术应用于某个特定

场景,进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也是基于未来趋势与

需求愿景,驱动战略、技术、组织、市场需求等创新要素

及情境要素整合共融,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创造新技

术、新产品、新渠道、新商业模式,乃至开辟新市场、新
领域的过程。基于场景的创新管理范式,则是场景驱

动 的 创 新 管 理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Manage-
ment,CIM)。

场景驱动创新包括场景、战略、需求、技术四大核

心要素。即依托场景,在使命和战略视野牵引下,识别

国家、区域、产业、组织和用户层面存在的重要科学问

题、重大发展议题、产业技术难题,乃至个性化需求问

题,通过加强场景任务设计,实现科技研发与场景应用

有机融合,推动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
人才链融合创新以及协同攻关合力,构建共生共创共

赢的创新生态系统。场景、战略、需求和技术四者紧密

相联,互为促进,协调一致,构成场景驱动创新的整体

范式。
(1)场景在管理领域的应用源自市场营销[22],泛指

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特定情境及其催生的需求和情感要

素。场景驱动创新中的“场景”,意指某特定时间的特

殊复杂性情境(context)。该情境发展或演变面临的复

杂综合性挑战、问题、使命或需求,为多元创新主体发

起与开展创新活动以及应用创新成果提供了嵌入性场

域(field)。该场域涵盖时间、空间、过程和文化情感维

度,是时间、问题、主体、社群、要素、事件汇聚与发生关

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场域,既包括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
也包括赛博空间(彭兰,2015;王永杰等,2021;李高勇

和刘露,2021)。
在数字时代,场景设计更加精准,内涵不断丰富,

边界不断拓展,重要性也不断提升。首先,数字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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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融合并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新兴数字技术赋能时空、事件、状态、需求等场景要

素。数据将传统意义上难以衡量的场景要素具象化与

可视化,进一步解决了场景设计的准确性与操作性问

题,进而实现场景解构、重塑与颠覆。其次,场景具有

战略性、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等特点,可瞄准前沿方

向和重大问题[8,23],融通数据和需求等创新要素[21],汇
聚产业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中介机构、用户等创新主体[5-6],为关键技术突破、
成果转化应用、商业模式创新、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提供

创新生 态 载 体。最 后,场 景 可 塑 性 强,发 展 潜 力 巨

大[24],可通过科学建构和优化不断演化,持续释放和引

导需求,拓展发展前景,贯通多重领域,进而引发技术、
产业和经济的深度变革。在场景中,战略可以细化为

更具体的目标,细分后的技术与具象化后的需求循环

联动,更加贴近真实的应用环境,在多方主体的共同参

与中实现有节奏的创新。
以京东方(BOE)为例,京东方在物联网创新转型

过程中充分运用场景驱动思路,针对六大产业场景领

域与20余个具体产业场景,分别提供体系化解决方

案,包括智慧城市、智慧零售、智慧医工、智慧金融、工
业互联网和智慧出行等。依托场景驱动的管理创新模

式,京东方将其技术优势转化到服务能力上,真正满足

了产业客户的实际需求,解决了痛点问题。
(2)战略概念源于军事,后被引申到企业管理领

域,广义上指具有统领性、全局性、整体性,影响成败的

谋略、方案与计策[16]。迈克尔·波特将战略思维置于

企业致胜因素的首位,认为鲜有企业能凭借运营优势

屹立不倒,以运营效益替代战略定力的结果必然是零

和博弈。“数字化+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在经济与科

技领域不断深化,世界产业与发展格局深刻变化,使命

运动成为主流[2,25]。创新更需运用系统观和整体观,统
筹前沿领域探索、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安定团结、生态

文明建设等蕴含哲学思辨和东方智慧的重大命题,坚
持使命导向和战略牵引,实现短期应对和长期发展平

衡兼顾。战略的引领对场景构建起锚定作用,使得场

景任务设计和面向场景的技术创新及应用更有针对

性。
以航空航天场景为例。2022年1月28日,国务院

发布的《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强调,中国航天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航天重大工

程为抓手,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大力发展空

间技术与系统,全面提升进出、探索、利用和治理空间

的能力,推动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中国在航空航天

领域的科技发力愈发关注安全治理、可持续发展等大

国使命和大国战略。
(3)技术与需求以及其相互关系始终是技术创新

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两者在循环互动中共同发展:技术

推动需求升级,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需求拉动技术创

新,倒逼新技术和新机制形成[18]。当前经济社会全面

迈向数字化,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兴技术呈现群

发性、融合性增长态势,市场需求凸显个性化、前瞻性

发展特点,要求技术与需求、愿景、使命间建立更紧密

的对接和实现更顺畅的转化[8]。场景驱动的创新模式

则能够以使命、愿景、价值观为引领,通过场景定位与

需求分析、场景解构与难点识别、任务设计与技术应用

体系建构、产业链与创新链“痛点”的针对性破解等环

节[22,25-26],推动科技供给与前沿需求双向融合。一方面

为创新应用提供需求真实、数据全面、生态完善的孵化

平台,另一方面为需求升维和产业引爆带来更先进、更
富创造力、更具变革性的机遇。技术与需求的循环联

动,能为场景驱动创新提供持续的动力源。
以海尔智家为例,其秉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

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

制造、绿色营销、绿色回收、绿色处置”的6-Green战

略。在智慧家庭领域,面向用户“衣食住行娱”的具体

需求,基于衣联网、食联网等平台,创造性设计出一批

绿色场景,利用标识解析技术与物联网技术,打造“回
收—拆解—再利用”的绿色再循环体系、智能分拣系

统、全链条数字化系统等技术应用体系,首创性建设

“碳中和”拆解工厂。从发布“三翼鸟”场景品牌到获评

四家“灯塔工厂”,海尔智家通过绿色场景驱动产业与

消费双升级,全面赋能“大场景生态”。

2.2 场景驱动创新的突出特征

回顾现有技术创新范式,学术界和产业界愈发强

调战略引领并关注技术与需求双重驱动的整合式创新

组织管理[2,7,16]。场景驱动创新模式源自并超越现有创

新范式,更加重视战略引领、基于数据的现实场景与未

来场景建构以及场景任务设计,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特

色,具有引领性、战略性、多样性、精准性、整合性、强韧

性等特点。
(1)引领性,即在现有先进科学技术与理论模式等

基础上,强调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景(如智能交

通、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家居、智慧城市等)和未

来中国乃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大场景(如老龄

化、碳达峰碳中和、探月探火等)的目标引领以及趋势

引领。场景驱动创新不再仅着眼于新技术应用示范和

市场需求挖掘,而是通过洞见与创造未来,重构技术创

新模式、生产生活与价值创造方式[8]。
(2)战略性,即瞄准重要场景和重大关键性需求,

明确关键问题,建立价值主张,设计解决方案,构建技

术体系。针对“卡脖子”技术、技术整合以及技术需求

耦合问题一举攻破,超越传统创新范式的短期导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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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场景往往会催生重大的

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形成颠覆性技术、颠覆性产品和

前沿引领性产业[23]。在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洪流中,
场景创新正成为科技创新的新航标,通过加速原始创

新突破、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形成科技强国建设战

略新优势。
(3)多样性,体现为不同时间、空间和维度的场景

存在显著差异,参与场景构建的创新主体具有多样性,
强调针对场景开展定制化的场景任务设计和技术创

新。此外,场景驱动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也需要通

过多样性[21],即多元主体、多种要素、多种模式,激发创

造性和持续性,并以“标准化+个性化”模式赋能多样

化场景,实现共性场景与个性化场景的融通。
(4)精准性,即数字时代场景更多是基于数据构建

的,场景分析与任务设计更多是由数字技术支撑的,实
现了对用户需求的精确定位和生动模拟。数字技术与

数据要素使得特定场景下的场景问题和痛点识别更精

确,促使场景匹配和场景驱动多元主体创新更加精准

高效,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成本,提高了创

新应用效率[28]。
(5)整合性,体现为创新要素集成、主体汇聚、动因

融会和领域融合,是对现有创新范式中整合理念的延

续与发展。要素层面,需以战略统筹数据、知识、资源、
人才等多种创新要素,通过市场化配置,推动创新供给

与创新需求耦合,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的创新活力,
赋能国家、区域、产业和组织创新发展与个体幸福感提

升[27-28];主体层面,则需汇聚科技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

游相关企业、高校院所等多个创新主体,促进创新资源

高效流转和科学配置,是数字创新融通生态的聚合器;
动因层面,通过真实场景融会创新链和产业链,为研发

提供试错容错反馈机制,为需求设定边界与价值主张,
精准匹配创新应用和需求愿景,以技术带动需求,以需

求促进技术,是有目的、针对场景问题的创新路径;领
域层面,关键场景跨越行业边界,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的深度融合、不同产业与领域的协同发展。
(6)强韧性,强调从传统竞争领域的核心能力到数

字时代的动态能力,包括组织与创新韧性,技术体系、
创新决策模式和管理模式的灵活性,以及根据场景需

求和技术经济范式跃迁趋势,敏捷、动态、柔性地调整

创新模式,迎接挑战、化解风险、应对冲击、抓住机遇的

能力,更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复杂多变、模糊不定的创新

情境特征[7,25,31]。
总体来看,与以往从技术到市场的线性创新模式

不同,在场景驱动的创新模式中,创新动力从单一的好

奇心驱动转向瞄准重大场景的使命牵引和需求倒逼;
创新环境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市场环境;创新主体则

从原来的研发人员转向由来自科学界、产业界、投资界

和普通公众等各方主体乃至深度学习算法驱动的类人

智能体构成的数字化创新联合体;创新主导者从科研

院所走向科技领军企业和领先用户;创新过程浓缩在

真实的市场验证环境中,从以往先研发后转化的历时

性创新走向技术研发与商业转化同时发生的共时性、
共生性创新。这种场景驱动的创新能够实现制造业

“微笑曲线”研发端与市场端的实时、动态、精准和高效

能匹配。在保障产业链安全、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柔

性、大规模定制化和即时生产,并能够通过产业链激励

相容的数字化合作机制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保障后疫

情时代产业链、供应链的强韧性与可信数字化发展。

2.3 场景驱动创新与需求拉动创新的异同

虽然场景驱动创新与需求拉动创新均关注需求的

创新驱动作用,但前者超越了传统的需求拉动创新范

式,二者具有本质区别。
(1)从需求内涵看,场景驱动创新范式中的“使命

牵引与需求倒逼”包含需求拉动创新范式中的“用户需

求”。强调国家、区域、产业、组织、用户五大维度的使

命需求,从发掘短期、个体企业的商业需求上升到关注

产业共性发展问题、国家发展远景目标、人类社会重大

命题,体现出引领性、战略性和多样性。
(2)从场景特质看,数字经济时代的场景一般由可

量化的数据构成,场景设计一般通过高效精准的数字

技术和数字化流程实现。需求则是一个较模糊的想法

而非一种特定的复杂性情境,它不包含细化后的具体

环境因素和多重参与主体。因此,相较难以量化、无法

摸清、不好把握的需求而言,场景更容易实现技术创新

的精准突破。
(3)从创新过程看,在场景驱动创新范式中,场景

为特定技术与具象化需求的全过程深度交互融合提供

载体,通过场景设计、方案建构实现技术创新与成果转

化的同时推进。需求拉动的创新范式则遵循从需求反

馈挖掘到技术创新应用的线性路径,难以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具体而言,需求拉动范式更关注特定人或主体的

需求,侧重单点或者单维度,需要一个技术、一个产品

或一个产品与技术的组合。且需求往往过于宏观与模

糊,面临数据化、具象化和可视化难题,使得企业无法

准确将其运用于技术创新驱动过程,并面临创新成功

率不高和创新资源浪费等问题。此外,需求局限于单

个创新主体与其较为固定的用户群体之间的线性联

系,无法兼顾产业中的其他创新主体及用户需求。往

往只是在原有技术上进行渐进式创新,难以为产业共

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更无法开辟新赛道与新领域。
场景驱动范式则强调面向主体嵌入的当下和未来场

景,关注多元主体在场景中的复杂综合性问题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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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是凭借单点技术或产品突破就能解决的,而是需

要针对场景开展需求分析、问题识别、任务设计,在包

括创新供需双方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下提供综合性、
适配性解决方案,并根据场景变化进行动态优化,也即

整合性和强韧性。表1进一步梳理了场景驱动创新对

现有典型创新范式的超越。

3 场景驱动创新的理论逻辑

3.1 场景驱动创新的战略重点

场景驱动创新的战略重点不同于以往的技术驱动

范式,其蕴含全新的整合观和系统观,强调以重大需求

和重大使命为牵引,加强场景任务设计,构建共生共创

共赢的创新生态系统。

场景驱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战略逻辑主要体现

在5个方面:第一是使命牵引;第二是场景需求与技术

创新的双轮驱动;第三是努力瞄准场景驱动创新的引

领性、战略性、多样性、精准性、整合性、强韧性等六大

特征,推进场景构建、问题识别、技术体系设计与技术

创新应用;第四是通过数字化创新平台和高能级创新

联合体的载体建设,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加速项

目、资金、基地、人才和数据等创新要素一体化高效配

置;第五是深化包括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
政策链在内的五链融合,打造共生共创共享共赢的创

新生态系统,为国家、区域、产业、组织高质量发展和共

同富裕目标实现持续提供高水平原始性创新、关键核

心技术以及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支撑。

表1 场景驱动创新对现有创新范式的超越

Tab.1 Transcendence
 

of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to
 

the
 

existing
 

innovation
 

paradigms

范式 创新内涵与特点 代表性理论 场景驱动创新的超越

技术驱动范式 以技术为导向的线性自发转化过程 突破性创新

瞄准重大关键场景和复杂性需求,以使命或战

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和创新要素有机协

同整合与多元化应用

需求拉动范式 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目的的线性过程 体验经济

技术需求耦合驱动范

式

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尤其是技术能力匹配

整合的连续反馈式链环过程
设计驱动创新

整合范式
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开放式创新和

协同创新
整合式创新

蕴含全新的整合观和系统观,强调以重大需求

和使命为牵引,重视差异化、精准性的场景任

务设计,构建共生共创共赢的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生态范式

在整合范式基础上关注新兴数字技术,高度

重视创新联合体、创新生态基础上的技术积

累与环境应变力

产业数字化动态能

力

3.2 场景驱动创新的过程机制

场景驱动创新过程主要包括场景构建、问题识别、
(场景)任务设计和技术创造与成果转化应用。该过程

体现了场景驱动特质,即技术创新与应用场景在创新

全过程的高度融合,因此能够超越传统的创新链式、环
式和网络集群模式,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瓶颈问题,实现

技术、需求、要素、场景的有机整合,以及
 

“沿途下蛋”式
创新和多元化应用。

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场景驱动战略、技术、组织、市
场需求等创新要素和情境要素有机协同整合。其内在

机制包括由使命和愿景牵引凝聚而成的战略共识、数
字技术和跨界场景驱动形成的共生生态,以及基于共

生、面向共识的共创共赢。场景驱动创新的本质是多

元主体价值共创共生,关键在于识别场景需求痛点和

问题难点,进而围绕场景问题,设计面向场景需求的解

决方案,最终实现技术创新与应用。既包括现有技术

的创造性组合应用,也包括瞄准技术空缺开展“从0到

1”的原始性创新,乃至“从无到0”的面向“无人区”的基

础科学探索。
场景驱动创新机制的实现有赖于创新思维和创新

管理模式的全方位转型。也即,创新思维要从线性迈

向融 合,从 竞 争 转 向 竞 合,从 零 和 博 弈 走 向 共 生 共

赢[32–34];从吸收转化的创新追赶迈向洞见未来的创新

引领,强调未来需求和使命愿景的引领[23,35];从注重稳

态管 理 和 核 心 能 力 迈 向 强 调 韧 性 组 织 和 动 态 能

力[7,34-35];从关注因果关系到同时兼顾相关关系和因果

关系[4,38];从少数人基于经验的决策模式转向基于海量

数据开展动态预测的智能决策模式[21,26,28]。

4 场景驱动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在探究场景驱动创新的内涵特征、战略思路和价

值创造典型过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场景驱动

创新的差异化路径和实践机制,这对深入理解和应用

场景驱动的创新范式、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尤为重要。
场景驱动创新的实践路径取决于场景中的问题和需

求,因此存在场景化设计的差异,其关键在于面向未来

趋势 与 愿 景 需 求,从“国 家—区 域—产 业—组 织—用

户”等不同维度的突出问题着手,针对性设计场景任

务,构建技术架构、转化机制与治理体系,打造场景创

新生态,从而兼顾场景驱动模式的引领性、战略性、多
样性、精准性、整合性、强韧性等共性特征,以及边界、
创新需求层次、创新主体能级等个性化特质。

4.1 国家场景驱动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国家层面重大场景驱动的创新发展路径,侧重于

国家安全与强国建设的使命目标和未来场景。其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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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瞄准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目标和科技创新2050远景目标,以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国防强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双碳”目
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为重大需求。在历史使命

和远景需求的牵引下,面向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大安全问题、重大民生问题和科学探索问题,以战

略视野驱动核心技术攻关体系构建。同时,发挥新兴

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推动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主导、
由高校院所提供基础研究和高水平人才支撑、政府提

供引导和治理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高水平

原始创新、关键技术突破与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的紧密

融合,真正实现创新驱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国际量子研究院的建设体现了国家层面场景驱动

创新模式的实践。长期以来,量子科技领域“卡脖子”
形势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量子科技对促进高

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

“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瞄准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
对量子科技前沿技术攻关作出重大部署。在深圳量子

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牵头和南方科技大学等科技力量

的积极参与下,国际量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其以科技

强国建设为使命,瞄准量子科技优先发展的战略需求,
快速布局基础研究并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显
示出强大的科技创新驱动力,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量

子科学中心建设的主力军。

4.2 区域场景驱动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区域场景驱动的创新发展路径,需要聚焦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目标任务和场景痛点。须以国

家重大区域和核心城市的发展战略为顶层设计,在使

命与需求的引领下,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要场景,在区域功能科学

定位、区域现状综合评价、区域发展全面规划、区域问

题分析解构的基础上,明确区域场景任务设计并确立

关键技术体系架构。进而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顶层设

计引导下,形成多方力量共识一致协同参与、多种资源

要素高效流转合理调配的高能级区域创新与应用平

台,促进区域创新布局完善、区域创新能力强化以及区

域战略地位提级。在区域场景的整合驱动下,区域创

新供给不再聚焦于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单一需求痛点,
而是综合考虑区域整体目标和重点场景建设,在从设

计到落地的全流程中与区域发展需求达成动态平衡。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冬奥场景是区域

场景驱动创新的典型范例。依托冬奥场景,北京龙头

央企、中小科技企业、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汇聚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明确了智能场馆建设、5G云转播、公共卫

生安全等细分场景任务。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应用

难点,打造出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导的重大原始创

新成果产出路径,进而形成后奥运时代体现首都特色、
场景与技术双轮驱动的智慧城市发展范式,即以新技

术支撑城市场景运行、以城市场景为新技术提供全域

应用空间。

4.3 产业场景驱动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产业场景驱动的创新发展路径,重点在于场景驱

动产业技术应用和创新跃迁。其以新兴技术应用与突

破、新兴产业培育与引爆、新兴业态赋能与激活为愿

景,以产业共性需求为牵引,强调对前沿科技发展趋势

和前瞻性商业模式的把握。也即瞄准产业未来场景构

建方案,实现未来洞见和前沿引领。在产业场景创新

过程中,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升了数据要素

的战略价值,颠覆了上下游连接关系,重塑了组织与行

业边界。促使创新主体采用更具整体性的思维方式,
逐步形成以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新物种企业为主导、以
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为支撑、以数据融通共享和

业务广泛连接为特征、以价值共生共创为内核的产业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打造灵活性高且韧性强的产业数

字化动态能力[7],进而带动产业持续创新和升级跃迁。
用友是重大产业场景驱动创新的典型实践。用友

深耕企业服务产业,将研发体系定位在覆盖大部分应

用场景及行业领域,从而支撑丰富的业务场景与广泛

的客户需求,打造战略引领、场景驱动、技术筑基、管理

保障的数字化动态能力,营建全球领先的聚合型企业

服务生态。公司瞄准企业和公共组织数智化场景,建
立从平台、领域、重点行业到生态的产品与技术创新体

系,进而在覆盖多个领域、数种场景的开发需求下针对

不同类型客户,因地制宜地提供解决方案,形成个性化

优势。

4.4 组织场景驱动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组织场景驱动的创新发展路径,强调组织要瞄准

自身研发、制造、销售、财务、组织管理等多样化内部场

景的痛点,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精准赋能创新全

过程,从而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自身的

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化生态优势,吸引多元利益相关

主体参与共创,链接和赋能更多组织场景。
海尔三翼鸟作为智慧家庭场景生态品牌,是组织

场景驱动下的典型创新实践案例。秉持“撕掉家电制

造业标签,打造全场景生态解决方案”的转型战略,三
翼鸟围绕智慧厨房和卧室场景,构建B2C家电家居家

装一体化平台、“1+3+5+N”智能家装资源整合平台、
家装数字化效率平台。同时,与红星美凯龙、索菲亚等

领域头部品牌打造大家居 TOP生态联盟,共享创意、
共同研发、共建方案,打造以智家大脑作为智慧家庭生

态场景的核心基础设施,进而实现“门槛高、标准高、体
验好”的差异化商业模式,在实现自身服务模式转型的

同时,不仅带动行业整体转型升级,还加速科技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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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场景的研发升级。

Magic
 

Box智能移动服务平台是广汽集团在组织

场景驱动下的突破性创新成果。集团以“移动生活的

价值创造者”为愿景,面向移动场新服务场景,将场景

洞察、场景设计和场景测试嵌入汽车模糊前期原型创

新与整车开发阶段,打造“软件+硬件+服务”的一体

化系统,实现“服务找人”的创新模式,带动汽车设计从

技术研发、产品创新进化为服务创新与社会创新。
 

4.5 用户场景驱动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用户场景驱动的创新发展路径,强调以核心用户

和潜在用户实践情境中存在的需求痛点为抓手,“技术

+模式”双路并举,通过组合现有技术、突破新兴技术

和发掘新商业模式、确立价值主张,创造新产品、新要

素、新商业模式,乃至开辟新市场和新领域。用户场景

为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融合提供了更真实且更高效

的载体。一方面,应用场景催生用户需求,在场景中针

对性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有助于将产品服务卖点同用

户需求对接,更容易抓住用户痛点、引发用户共鸣、形
成用户粘性,从源头破解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问题。另

一方面,在场景中开展技术应用转化更容易被用户感

知和体验,激励用户参与创新,且新场景往往能创造新

需求,进而实现从技术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盒马鲜生是用户层面新零售场景驱动创新的典型

探索。随着生鲜新零售的日益普及和消费需求的持

续升级,消费者和社区对于生鲜食品消费的需求愈发

聚焦于质量与安全性。盒马瞄准生鲜新零售发展的

首要痛点,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
进行社区生鲜新零售

 

“人货场”等全场景赋能方案设

计,推出“盒马溯源计划”。这一创新使消费者在盒马

App上能够对肉食、蛋奶、蔬菜、水果、水产等超1
 

700
种常见生鲜品类商品进行全链路溯源,引发消费者在

食品安全方面的共鸣,以此吸引消费者体验和购买产

品服务。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的新特征与科技

成果转化的新趋势,以及国家、区域、产业和组织高质

量发展对新的创新范式的呼唤,在系统回顾传统技术

创新范式的基础上,针对数字时代高度不确定性、高度

复杂性给技术创新理论与范式带来的变化及挑战,基
于整合观和系统观,瞄准未来发展场景和愿景需求,结
合领先企业、产业和区域创新管理实践的经验与案例,
提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场景驱动的创新,即以

场景为载体,以使命或战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和

创新要素有机协同整合与多元化应用。
本文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首先,从技术创新

与科技成果转化角度,在系统回顾传统技术创新范式

演进的基础上,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对现有范式提出的

挑战,结合东方哲学中的整合观与系统观,提出“场景

驱动创新”这一独特创新范式,即应用场景支撑和使命

战略牵引下的技术创新与场景需求的双轮驱动。场景

驱动创新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管

理需求及支撑产业韧性增强、区域协调发展和科技强

国建设的原创性理论范式,也是进一步优化企业和产

业全球创新引领力、提升区域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创新政策设计与实战思维。

其次,场景驱动创新强调场景驱动及使命引领的

意义,具有引领性、战略性、多样性、精准性、整合性、强
韧性等六大特征。对于理解中国重要科技领域和新兴

领域的创新实践,帮助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基于

场景与战略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策略,实现未来洞见

和前沿引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最后,场景驱动创新提供了面向政策的启示,对国

家和政府部门瞄准重大场景,优化顶层战略设计、完善

科技创新政策,从而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

重要意义。对我国科学探索、工程科技、民生安全、军
民融合等领域创新发展意义重大,是数字时代我国在

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取得原始性创新突破、赢得全球领

先优势的经验升华,也是指导我国在未来完善国家、区
域和产业创新体系,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优势,促进量子通信、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重大

技术突破,进而实现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这一关键

转型的重要思维范式和政策着眼点。
目前场景驱动创新范式已引起学术界、企业界和

科技政策领域的广泛关注,但仍面临突出的实践难点

如场景选择与设计中对社会价值的重视不足[19]、场景

生态治理体系缺失,以及政策难点如数字技术和数字

场景打破社会领域界限带来新秩序并引发新矛盾[39],
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论建构、实践探索和政策引导。对

此,还应在开展场景驱动创新时,深化对场景多重特征

的理解,强化使命和战略视野,关注国家、区域、产业、
组织、用户间的价值共创共生。未来,场景驱动创新应

加强对社会新型议题和发展趋势如老龄化、气候变暖、
共同富裕等的重视,同时,进一步关注宇宙起源、地外

生命探索等面向人类文明的场景,以场景驱动国际合

作创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担当。

参考文献:

[1] 陈劲,
 

阳镇,
 

朱子钦.
 

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落地模式

与应用场景[J].
 

改革,
 

2021,38(5):
 

1-17.
[2] 尹西明,

 

陈泰伦,
 

陈劲,
 

等.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能级创

新联合体建设[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年



2022,
 

51(2):
 

51-60.
 

[3] 王玉荣,
 

李宗洁.
 

互联网+场景模式下反向驱动创新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
 

34(20):
 

7-14.
[4] 江积海,

 

阮文强.
 

新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场景化创新能创造

价值倍增吗
 

[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2):
 

346-356.
 

[5] 尹西明,
 

王新悦,
 

陈劲,
 

等.
 

贝壳找房:自我颠覆的整合式

创新引领产业数字化[J].
 

清华管理评论,
 

2021(Z1):
 

118-
128.

[6] 李健,
 

渠珂,
 

田歆,
 

等.
 

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场景创新与

风险规 避———基 于“橙 分 期”的 案 例 研 究[J].
 

管 理 评 论,
 

2022,
 

34(2):
 

326-335.
 

[7] 尹西明,
 

陈劲.
 

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源起、内涵与理论框

架[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44(2):
 

114-123.
[8] 朱志华.

 

场景驱动创新:科技与经济融合的加速器[J].
 

科

技与金融,
 

2021,5(7):
 

63-66.
[9] 陈劲.

 

加强推动场景驱动的企业增长[J].
 

清华管理评论,
 

2021,11(6):
 

1.
[10] 张华胜,

 

薛澜.
 

技术创新管理新范式:集成创新[J].
 

中国

软科学,
 

2002,17(12):
 

7-23.
[11] 丘海雄,

 

谢昕琰.
 

企业技术创新的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

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6,
 

31
(6):

 

16-26.
[12] LYNN

 

L
 

H,
 

MOHAN
 

REDDY
 

N,
 

ARAM
 

J
 

D.
 

Linking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the
 

innovation
 

community
 

framework[J].
 

Research
 

Policy,
 

1996,
 

25(1):
 

91-106.
 

[13] 柳卸林,
 

何郁冰.
 

基础研究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创新的源

泉[J].
 

中国软科学,
 

2011,26(4):
 

104-117.
[14] KUKUK

 

M,
 

STADLER
 

M.
 

Market
 

structure
 

and
 

innova-
tion

 

races
 

/marktstruktur
 

und
 

innovationsrennen[J].
 

Jahrbücher
 

fur
 

Nationalo
 

konomie
 

und
 

Statistik,
 

2005,
 

225.
 

[15] KLINE
 

S
 

J,
 

ROSENBERG
 

N.
 

An
 

overview
 

of
 

innovation.
 

the
 

positive
 

sum
 

strategy:harnessing
 

technology
 

for
 

eco-
nomic

 

growth[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16] 陈劲,

 

尹西明,
 

梅亮.
 

整合式创新:基于东方智慧的新兴

创新范式[J].
 

技术经济,
 

2017,
 

36(12):
 

1-10,29.
[17] 俞荣建,

 

李海明,
 

项丽瑶.
 

新兴技术创新:迭代逻辑、生态

特征与突破路径[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8,
 

34(9):
 

27-
30.

 

[18] 尹本臻,
 

邢黎闻,
 

王宇峰.
 

场景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J].
 

信息化建设,
 

2020,23(8):
 

54-55.
[19] 王新刚.

 

场景选择与设计:内外兼修方得正果[J].
 

清华管

理评论,
 

2021,11(6):
 

80-86.
[20] OWEN

 

R,
 

MACNAGHTEN
 

P,
 

STILGOE
 

J.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from
 

science
 

in
 

society
 

to
 

science
 

for
 

society,
 

with
 

Society[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9:
 

751-760.
 

[21] 莫祯贞,
 

王建.
 

场景:新经济创新发生器[J].
 

经济与管理,
 

2018,
 

32(6):
 

51-55.
[22] KENNY

 

D,MARSHALL
 

J.Contextual
 

marketing:the
 

real
 

busi-
ness

 

of
 

the
 

Internet[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0,
 

78(6):

119-125.
[23] 孙艳艳,

 

廖贝贝.
 

冬奥场景驱动下的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

设路径[J].
 

科技智囊,
 

2022,28(5):
 

8-15.
 

[24] 刘昌新,
 

吴静.
 

塑造数字经济:数字化应用场景战略[J].
 

清华管理评论,
 

2021,11(6):
 

92-96.
[25] 陈春花.

 

2022年经营关键词[J].
 

企业管理,
 

2022,43(2):
 

11-13.
[26] 李高 勇,

 

刘 露.
 

场 景 数 字 化:构 建 场 景 驱 动 的 发 展 模 式

[J].
 

清华管理评论,
 

2021,11(6):
 

87-91.
[27] 钱菱潇,

 

王荔妍.
 

绿色场景创新:构建数字化驱动的发展

模式[J].
 

清华管理评论,
 

2022,12(3):
 

34-41.
[28] 邹波,

 

杨晓龙,
 

董彩婷.
 

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的数字经济

场景化创新[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4):
 

34-43.
 

[29] 尹西明,
 

林镇阳,
 

陈劲,
 

等.
 

数据要素价值化动态过程机

制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21,
 

40(2):
 

220-229.
[30] 尹西明,

 

林镇阳,
 

陈劲,
 

等.
 

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创新

发展的过 程 机 制 研 究———基 于 城 市 数 据 湖 的 案 例 研 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43:
 

1-18.
[31] SHARMA

 

R
 

S,YANG
 

Y.A
 

hybrid
 

scenario
 

planning
 

method-
ology

 

for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J].Long
 

Range
 

Planning,

2015,48(6):412-429.
 

[32] 卢珊,
 

蔡莉,
 

詹天悦,
 

等.
 

组织间共生关系:研究述评与展

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
 

43(10):
 

68-84.
 

[33] 陈春 花.
 

价 值 共 生:数 字 化 时 代 新 逻 辑[J].
 

企 业 管 理,
 

2021,42(6):
 

6-9.
[34] 陈春花,

 

朱丽,
 

刘超,
 

等.
 

协同共生论:数字时代的新管理

范式[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1):
 

68-83.
[35] 陈 劲,

 

陈 红 花,
 

尹 西 明,
 

等.
 

中 国 创 新 范 式 演 进 与 发

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创新理论研究回顾与思考[J].
 

陕

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1):
 

14-28.
 

[36] 陈春花,
 

刘祯.
 

水样组织:一个新的组织概念[J].
 

外国经

济与管理,
 

2017,
 

39(7):
 

3-14.
[37] 陈春花,

 

朱丽,
 

钟皓,
 

等.
 

中国企业数字化生存管理实践

视角的创新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19,28(10):
 

1-8.
[38] 万碧玉.

 

应用场景驱动下的数字孪生城市[J].
 

中国建设

信息化,
 

2020,26(13):
 

48-49.
[39] 徐顽强.

 

数字化转型嵌入社会治理的场景重塑与价值边

界[J].
 

求索,
 

2022,42(2):
 

124-132.
 

(责任编辑:胡俊健)

·9· 第15期 
 

   尹西明,苏雅欣,陈 劲,等:场景驱动的创新:内涵特征、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Yin

 

Ximing1,2,
 

Su
 

Yaxin1,
 

Chen
 

Jin2,3,
 

Chen
 

Tailun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needs
 

to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driven

 

paradigm,
 

seize
 

the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y
 

of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and
 

realize
 

the
 

leap
 

from
 

catching
 

up
 

to
 

leading
 

innovation
 

by
 

taking
 

advatage
 

of
 

China's
 

super
 

large
 

market
 

and
 

rich
 

application
 

environment.Data
 

has
 

become
 

a
 

new
 

productive
 

factor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increasingly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ater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and
 

closer
 

integration
 

of
 

demand
 

side
 

and
 

supply
 

side,
 

how
 

can
 

we
 

reconstruct
 

technology
 

system
 

and
 

business
 

model
 

to
 

unleash
 

the
 

value
 

of
 

data
 

element,
 

and
 

promote
 

the
 

iteration
 

of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services
 

by
 

leveraging
 

the
 

multiple
 

contexts?
 

This
 

has
 

become
 

a
 

key
 

and
 

hot
 

topic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udy.
 

However,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used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linear
 

innovation
 

para-
digm,

 

that
 

is,
 

from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industrial
 

commercialization,
 

which
 

is
 

a
  

technology-driven
 

development
 

para-
digm

 

in
 

essence.
 

This
 

paradigm
 

is
 

confronted
 

with
 

critical
 

problems
 

such
 

as
 

long
 

R&D
 

cycle,
 

sluggish
 

technology
 

itera-
tion,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refined
 

task
 

design
 

for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al
 

objectives,etc.
 

It
 

is
 

likely
 

to
 

fall
 

into
 

the
 

“innovation
 

dilemma”,
 

thus
 

hind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novation
 

catchup
 

to
 

global
 

innovation
 

leadership.
 

In
 

this
 

situation,
 

how
 

can
 

the
 

government
 

and
 

leading
 

technological
 

firms
 

jointly
 

open
 

and
 

build
 

diversified
 

innovation
 

contexts,
 

strengthen
 

the
 

design
 

of
 

context
 

task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s?
 

The
 

answer
 

shall
 

be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platform
 

economy.
 

After
 

reviewing
 

the
 

existing
 

innovation
 

para-
digm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its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frontier,
 

this
 

paper
 

draw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nova-
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theoreti-
cal

 

logic,
 

innovation
 

path
 

and
 

typical
 

practice
 

of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CDI)
 

is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existing
 

technologies
 

to
 

specific
 

contexts
 

or
 

scenarios
 

to
 

create
 

greater
 

value.
 

It
 

is
 

also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co-creation
 

of
 

strategy,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market
 

demand
 

and
 

various
 

innovation
 

elements
 

based
 

on
 

future
 

trends
 

and
 

visionary
 

needs,
 

therefore
 

coping
 

with
 

the
 

technological
 

bottlenecks,
 

and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s,
 

new
 

channels,
 

new
 

processes
 

and
 

even
 

new
 

market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innovation
 

theory
 

development,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era
 

in
 

three
 

ways.
 

First,
 

this
 

study
 

explores
 

both
 

challenges
 

and
 

improvement
 

opportunities
 

to
 

exist-
ing

 

paradigm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n
 

it
 

combines
 

th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thinking
 

in
 

Eastern
 

philosophy,
 

and
 

proposes
 

a
 

new
 

innovation
 

paradigm,
 

namely,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CDI).
 

It
 

is
 

the
 

two-wheel
 

drive
 

of
 

technolog-
ical

 

innovation
 

and
 

context
 

dem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application
 

context
 

support
 

and
 

mission
 

strategy.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is
 

an
 

original
 

theoretical
 

paradigm
 

that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meets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supports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resilience,
 

regional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as
 

well
 

as
 

brand-new
 

innovative
 

policy
 

design
 

and
 

practical
 

thinking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global
 

innovation
 

lead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enhance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
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cond,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emphasizes
 

the
 

context-driven
 

and
 

mission-o-
riented

 

significance,
 

and
 

it
 

has
 

pioneering,
 

strategic,
 

diversified,
 

precise,
 

holistic,
 

and
 

resili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both
 

China's
 

prominent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global
 

important
 

and
 

new
 

inno-
vation

 

practices,
 

helping
 

managers
 

and
 

policymakers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contexts
 

and
 

strate-
gies,

 

and
 

realizing
 

future
 

insights
 

and
 

global
 

innovation
 

leadership.
 

Finally,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provides
 

policy-ori-
ented

 

enlightenment,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target
 

major
 

contexts
 

and
 

opti-
mize

 

top-level
 

strategic
 

design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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